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愿做那一束微光

寻常幸福

吃过晚饭，想给在外求学的孩子
发微信。打开手机，就见孩子在微信
上问：“妈，干吗呢？”还没等我回复，
孩子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隔着屏幕，
看着孩子这张鲜活生动的脸，我不禁
更加想念。

和孩子开始事无巨细地聊天，仿
佛回到放假回家时，他一边弹着吉他
一边唱歌，我就是他最忠实的听众。
我很珍惜这种感觉，只要有他在，我
就能感觉到无限的温暖。我觉得自
己 是 幸 福 的 妈 妈 ，因 为 有 幸 遇 见 了
他，是他让我感到人间值得。哪怕一
路风雨兼程，只要想到他时，就会感
到一份由心底喷涌而出的快乐。我
从来不要求他有多优秀、多完美，我
只希望他是健康的、乐观的，生活中
的种种困境，可以坦诚面对。聊着聊
着 ，他 提 到 了 前 一 段 时 间 得 了 流 感
发烧，连烧了 3 天，最高烧到了 40 度，
当时烧得有些蒙，吃了药感觉也无济
于事。我听得心疼不已。他又说，当
时真的好想背上包回家，吃妈妈做的
病号餐，听妈妈唠叨催着吃药……看
着孩子眉飞色舞讲述生病的过程，我

的眼泪就流了下来，心中生出自责。
本来我是想他学业忙，还要有自己的
私人空间，所以只是偶尔在微信上和
他聊会儿天，他从来是和我报喜不报
忧，生病的事只字未提，现在好了，才
肯说了出来。我深切地感受到，孩子
大了，懂事了，不想让远在千里的我
们担心。

我记得孩子曾问我：“妈妈，你每
天如此辛苦，如果我不是你的孩子，
你是不是会更快乐。”我对他说：“孩
子，你是妈妈心中的一道阳光，妈妈
自从有了你，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
乐。”与其说是我陪伴他的成长，不如
说 是 他 在 陪 着 我 长 大 ，是 他 教 会 了
我，可以更加温柔地面对生活。记得
暑期放假时，他自己选择出去打工，
每天看着他因忙碌而变得黑瘦的样
子，我就心疼。最初，他提出打工时，
说是要锻炼一下，我也就同意了。可
看他疲惫的样子又开始舍不得，哪个
孩子不是妈妈手心里的宝呢！他看
出我的心疼，安慰我说：“妈妈，人不
经历怎么成长，我打工可以接触与学
校完全不同的世界，以后才能更好地
融入社会。”他短短的几句话，让我的
心底破防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他

一直都有自己的主见，这是让我欣慰
的，因为这样他做事才会有恒心。两
个月的打工时光结束后，孩子发微信
给我：“妈，我的工资全开了，今天晚
上有惊喜！”

下班回到家时，打开门，发现房
间已经焕然一新，脏衣服都已经洗好
挂在衣架上了。儿子跑过来说：“妈，
你说是不是田螺姑娘过来收拾房间
了？”我听了，背过身子，眼中含着泪，
他就是我的田螺姑娘，是我的骄傲和
自 豪 ，是 我 时 刻 都 会 疼 在 心 尖 上 的
人。他让我闭上眼睛，拉着我手，他
的手让我感到无比的安心。当他让
我睁开眼睛时，只见桌上放了好多的
小礼盒。儿子一一打开，有项链、耳
环、香水、口红……他口中不停地说
着：“我和同学去逛街，一看好多饰品
都很好看，一猜你就喜欢。我不知道
什么牌子好，就向女同学打听。这个
口红中间是带亮星星的，涂在嘴唇上
是 亮 晶 晶 的 ……”一 句 句 的 话 ，都 如
细雨无声地浸入到心里，带给我无尽
的温暖和甜蜜。礼物不在多贵重，而
是他真的把我疼在心底。我一直记
得 他 说 ：“ 以 前 都 是 你 疼 我 ，从 今 以
后，改成我来疼你。”

有时，想孩子了，就会翻看他一
步一步成长的照片，那活泼可爱的模
样，总是让我想起他小时候的种种，
不禁忍俊不禁。记得有一次和他路
过幼儿园时，那孩子入园前与家长分
离的哭闹场面，他看了不禁皱着眉头
问：“妈妈，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？”我
点了点头。他接着说：“那你有没有
一 时 冲 动 ，不 想 要 我 了 ？”我 一 听 乐
了：“怎么可能，爱还爱不够呢！”小时
候，他睡着时，我总是忍不住想狠狠
亲他一口，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幸福
感觉。他带给我的快乐是无价的，虽
然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也会有纷争，但
只是一瞬间。我觉得，对他成长过程
中 有 所 亏 欠 ，没 能 陪 伴 他 快 乐 地 成
长，没能完全支持他的意愿。如果问
我，现在最想做什么事，我现在最想
的事就是时光可以倒流，我可以陪他
踢球、旅行、看书……我觉得，他未出
现在我的生命中时，我的生活并不充
盈，自从牵起他的手，那一声“妈妈”，
才让我的心开始变得充盈了起来，那
一声“妈妈”，才让我从心里深切感受
到这寻常的幸福。

（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公安局北
戴河分局）

□ 赵春莉

我喜欢光，哪怕那是
一束微光。自冬向春，浅
酌 晨 昏 ，那 一 束 束 微 光 ，
照亮了我，却也不止照亮
了我。纵然日落，斑驳的
光 影 ，温 暖 的 气 息 ，雀 雀
跃然于我活色生香的方寸
人 间 ，拨 弄 了 心 曲 ，动 容
了韶华。

喜欢春之微光。用脚
步丈量大地，以花香沁人
心脾。七年了，一直在这
里 守 护 着 一 轮 又 一 轮 四
季 ，守 护 着 人 间 烟 火 气 ，
在日复一日的光阴中，在
文字图片视频里……我像
路边那些花草一样，一边
扎 根 ，一 边 成 长 ，一 边 栉
风 沐 雨 ，一 边 结 出 希 望 ，
春风里，越来越爱这祥和
的色彩和藏蓝的魅力，也
越来越理解这肩负的使命
和坚守的意义。

喜 欢 星 之 微 光 。 那
些 守 护 万 家 灯 火 的 长 夜
里 ，以 守 望 的 姿 态 ，以 奔
赴的身影，我也犹如一束
星光，以微小但执着的存
在 ，去 点 亮 ，去 护 佑 ，去
追 寻 那 心 底 的 理 想 静
好 。 越 来 越 喜 欢 与 星 光

同 路 ，它 点 亮 我 眼 中 夜
色 ，我 承 接 它 的 闪 烁 ，一
道融入黎明的曙光，和迎
风 猎 猎 的 警 旗 一 起 高 高
飘扬。

喜欢灯之微光。看着
它，就如同看到曾经燃烧
的 青 春 ，当 年 坚 守 的 身
影。一束光，凝聚着从警
生涯里一路风雨和辉煌，
在此刻，全都随着光焰跳
动 、激 昂 ，虽 华 发 早 生 但
心 无 彷 徨 ，以 我 赤 诚 热
血 ，以 我 无 悔 担 当 ，继 续
描绘新时代脚下这片大地
平安的模样。

善 良 之 光 以 尘 雾 熹
微 ，补 益 山 海 ；正 义 之 光
凭 萤 烛 未 亮 ，增 辉 日 月 ；
担当之光即不啻微茫，造
炬 成 阳 。 追 逐 光 ，靠 近
光，成为光，散发光……也
许这道光遮覆之地不过寸
余 ，纵 使 这 道 光 稍 纵 即
灭 、转 瞬 即 逝 ，但 于 每 一
颗渴求的心而言，都是不
可多得的温暖，因为它慰
藉了那些交替上演的欢笑
与泪水，令受伤的心灵得
以喘息，重燃的斗志澎湃
于胸膛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石家庄
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）

小 的 时 候 ，每 年 春 暖 花
开 时 ，我 家 老 宅 院 内 那 棵 高
大 的 榆 树 上 ，都 会 挂 满 了 一
串串泛绿的榆钱。每当我发
现 这 个“ 秘 密 ”，都 会 第 一 个
告 诉 母 亲 ，母 亲 便 放 下 手 中
的 活 计 ，在 脖 子 上 挎 一 个 布
兜 ，手 持 一 根 绑 着 铁 钩 子 的
竹竿，来到榆树下，开始采榆
钱。母亲将一串串的鲜嫩榆
钱 撸 下 来 ，一 会 儿 工 夫 就 装
满一兜。

回 到 家 里 ，母 亲 将 采 来
的 榆 钱 洗 净 ，变 着 花 样 地 给
我们做美食。母亲把洗净的
榆 钱 掺 到 玉 米 面 和 豆 面 中 ，
拌 匀 后 加 水 适 量 ，和 适 量 的
小 苏 打 ，在 大 铁 锅 里 开 始 蒸
窝头，母亲一边用手蘸水，一
边 在 手 中 不 断 滚 动 面 团 ，再
将 大 拇 指 伸 进 面 团 ，继 续 在
双 手 中 滚 来 滚 去 ，最 后 将 面
团 滚 成 中 间 有 眼 、上 尖 下 圆
的 窝 头 。 不 一 会 ，窝 头 就 装
了 满 满 一 锅 ，盖 上 锅 盖 烧 大
火。窝头熟了，揭开锅盖，榆
钱 的 清 香 弥 漫 在 屋 内 ，我 抢

先 拿 起 一 个 榆 钱 窝 头 ，吃 到
嘴 里 ，有 一 股 浓 浓 的 香 甜 味
道。

母 亲 还 会 将 榆 钱 做 成
“ 巴 拉 子 ”，就 是 将 洗 净 的 榆
钱，放入玉米面中，加上少许
白 糖 ，拌 匀 后 ，加 少 量 水 ，搅
拌 成 颗 粒 状 ，倒 在 铺 好 的 笼
上 ，大 火 去 蒸 。 蒸 好 之 后 是
松散的样子，就用筷子调开，
如 果 成 团 成 块 ，说 明 水 分 大
了 。 这 种 吃 法 叫 蒸“ 巴 拉
子 ”，不 光 榆 钱 可 以 这 样 吃 ，
槐 花 、扫 帚 菜 等 等 都 可 以 这
样 做 。 吃 上 一 块“ 榆 钱 巴 拉
子”，甜到嘴里，美在心里。

我最爱的还是用榆钱做
成的烀饼。母亲把榆钱掺上
面粉、玉米面搅成糊状，烧热
铁锅，放上少许食用油，等油
热了，舀一勺放到锅底，这时
需 要 文 火 ，母 亲 迅 速 将 面 糊
铺开。顿时，锅内热气腾腾，
几 分 钟 工 夫 ，摊 在 锅 底 上 的
榆 钱 面 糊 变 得 焦 黄 ，香 味 扑
鼻 。 火 候 一 到 ，母 亲 从 锅 底
将 烀 饼 铲 出 来 ，我 们 一 家 人
围 在 一 起 ，高 兴 地 吃 着 母 亲
做的榆钱烀饼。父亲看着我

们津津有味地吃着母亲做的
榆钱美食，也 十 分 高 兴 。 父
亲 对 我 们 讲 ，据 书 中 记 载 ，
榆 钱 中 含 有 大 量 水 分 、烟
酸 、抗 坏 血 酸 和 无 机 盐 ，其
中 钙 、磷 含 量 丰 富 ，具 有 清
热 安 神 的 作 用 ，用 于 治 疗 神
经 衰 弱 和 失 眠 。 榆 钱 中 的
烟 酸 和 种 子 油 具 有 清 热 解
毒 、杀 虫 消 肿 的 作 用 ，同 时
还 可 以 消 食 化 积 ，适 用 于 治
疗食积。吃着母亲做的榆钱
美食，在心情愉悦的同时，也
吃出了健康。

今 年 的 清 明 节 ，我 也 学
着 母 亲 的 样 子 ，做 了 一 锅 榆
钱 窝 头 ，当 一 大 锅 泛 着 绿 色
的榆钱窝头熟了。我品尝了
一下，竟觉得有点苦味，可能
是 榆 钱 放 多 了 ，也 可 能 是 小
苏 打 放 得 不 到 位 ，我 再 也 吃
不出当年母亲做的榆钱窝头
的味道。

儿时母亲为我们做的榆
钱 食 物 ，深 深 地 留 在 我 的 记
忆 里 ，成 为 我 挥 之 不 去 的 一
道美食。

（作者单位：盐山县公安
交警大队）

人 到 中 年 总 爱 回 忆 人
生的过往，包括年少时的记
忆 。 有 时 我 也 会 想 起 我 们
村里的那片苹果园，在我儿
时的记忆里，苹果园曾经是
我的快乐之地。那时的我，
常 跟 随 父 母 去 苹 果 园 里 干
活。当然，那时的我，给父
母帮不上什么忙，纯属玩耍
而已，尤其是在苹果成熟采
摘的时节，可以敞开肚皮，
肆 意 品 尝 地 里 的 苹 果 和 花
生。

记忆里，去苹果园有时
是坐着生产队的马车，有时
坐着父母拉着的板车，有时
也 会 跟 着 乡 亲 们 和 小 伙 伴
一 起 走 着 去 。 我 们 村 苹 果
园 里 的 苹 果 树 是 呈 南 北 走
向 一 排 排 栽 种 的 。 硕 大 无
比的树冠上，浓密的树枝横
七 竖 八 地 分 散 开 来 。 每 条
长长的枝杈上，都挂满了红
彤 彤 的 红 富 士 或 者 青 中 泛
黄 的 黄 元 帅 。 红 富 士 吃 起
来水分充足，果汁清甜，果
肉 脆 生 。 黄 元 帅 与 红 富 士

比起来，嚼在嘴里，则是另一种感觉，果肉
绵柔，果汁略少。不过，这两种苹果吃起
来，清甜甘洌的感觉，还是有异曲同工之
妙。

到了苹果收获的季节。人们将挂在树
上的苹果采摘下来，堆积在地上。按大、
中 、小 分 拣 开 来 。 再 将 大 的 和 中 等 的 苹
果，一个个分别套袋，装入用荆条编成的
圆筐里，盖上同样用荆条编织的盖子，再
用草绳将筐子整个系牢扎紧，接着将一筐
筐苹果装到马车上。待将马车装满苹果
筐，绑牢固定好后，随着车把式在空中甩
响“啪——啪——”两声清脆的马鞭声，牲
畜就拉着满车的苹果到了火车站。人们再
将这些苹果筐装上火车，销往城市里，这
就变成了我们村集体的经济收入。而分拣
出来的小的苹果，由生产队按每家每户的
人 口 分 配 ，成 为 各 个 家 庭 分 享 的 最 后 果
实。

说 到 苹 果 园 ，不 得 不 说 到 花 生 。 在
我们村的苹果园里，一排排苹果树之间，
有 着 几 米 的 间 距 空 当 。 每 年 春 天 ，乡 亲
们 都 会 在 这 些 空 当 处 会 点 上 花 生 。 秋
天，在收获苹果的同时，也会将土壤里已
经 成 熟 的 花 生 ，用 挠 钩 一 株 株 刨 松 、拔
出、择掉。

乡 亲 们 将 花 生 用 板 车 拉 回 自 家 院 子
里，摊开晾晒，再用布袋重新装上，拉到村
里的油坊，榨成花生油。榨油的花生渣，
则 压 制 成 豆 粕 ，我 们 家 乡 的 俗 语 叫“ 麻
糁”，用来喂猪。

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随着农村家庭
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，村里苹果园里的
苹果树和土地，被分到了各家各户。

后来，由于苹果树树龄的增长，苹果
树结的果实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少。最终，
家家户户都将这些树刨掉了。现在，我们
村里的苹果园、苹果树尽管消失了，但那
遥 远 的 回 忆 ，却 一 直 留 在 了 我 的 记 忆 深
处，存储下来。

（作者单位：定州市公安局）

19 岁 那 年 ，我 和 姐 姐 考 入
同一座城市的大学，每到周末，
她 都 会 跨 越 大 半 个 城 市 来 看
我。

姐 姐 那 时 正 痴 迷 文 学 写
作 ，小 说 、诗 歌 、散 文 都 有 涉
猎 。 我 则 沉 醉 于 读 书 ，她 每 次
来都会给我带来当时热销的图
书 。 有 了 这 些 精 神 食 粮 ，我 一
周 的 大 部 分 时 间 躲 在 书 里 ，在
快乐中自由飞翔。我用读书逃
避 初 入 校 园 的 孤 独 和 羞 涩 ，也
用“腹有诗书”装点自己的性情
和 气 质 。 每 个 自 习 课 ，我 都 会
手 拿 两 本 文 学 书 缓 缓 步 入 教
室，在嬉笑打闹的同学面前，显
得那么独特和另类。

姐姐的散文和小说陆续在
报 纸 刊 物 上 发 表 时 ，我 的 读 书
生 涯 也 开 始 渐 入 佳 境 ，那 时 候
最喜欢的是外国文学名著，《红
与 黑》《安 娜·卡 列 尼 娜》《简·
爱》《牛 虻》《钢 铁 是 怎 样 炼 成
的》都 是 在 那 个 时 期 读 的 。 我
突 然 意 识 到 ，在 自 己 生 活 的 狭
小 世 界 之 外 ，还 有 那 么 广 阔 辽
远与我们隔着千山万水的另外
一 个 世 界 ，除 了 平 静 安 逸 的 校
园生活，还有一种惊心动魄、波
澜 壮 阔 的 动 荡 生 活 ，一 个 个 鲜
明的人物形象从书中走到我面
前，和我悄悄耳语，我开始感受
到精神上的充实，我觉得，他们
就是我的坚强支撑。

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匆匆
而过，转眼毕业了，姐姐选择留
校 ，我 则 回 到 家 乡 小 城 。 随 之

而 来 的 是 参 加 工 作 、结 婚 、生
子，我被世俗的柴米油盐吞没，
每天睁开眼，想到的就是房贷、
孩子、买菜、做饭，那是一段焦
虑、迷茫的日子，书籍从未翻开
过 ，连 自 己 也 丢 失 在 时 间 的 荒
野里。

四 十 岁 那 年 ，我 的 身 体 出
了 问 题 ，因 严 重 的 腰 椎 病 不 得
不整日躺在床上。孤独和抑郁
缠绕着我，令我几近崩溃，我觉
得活不下去了，一切全完了，人
生 对 于 我 毫 无 意 义 。 这 时 ，我
想 起 了 久 已 冷 落 的 书 籍 ，英 国
作 家 毛 姆 不 是 说 ，书 籍 是 躲 避
一切苦难的避风港吗？我急不
可 耐 ，像 溺 水 的 人 抓 住 了 一 根
救命稻草，开始疯狂读书，书橱
里落满灰尘的《三国演义》《红
楼梦》《水浒传》《三言二拍》，甚
至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我都读了一
个 遍 。 我 又 去 图 书 馆 借 书 ，一
本本经典名著像一座座小山被
我 征 服 。 渐 渐 的 ，我 的 心 灵 又
开 始 波 涛 汹 涌 ，环 绕 在 我 周 边
的 阴 霾 不 知 何 时 消 散 了 ，阳 光
和欢笑又回到生活里。我又一
次 看 到 蓝 天 、飞 鸟 、窗 前 的 绿
叶、天空中慢悠悠飘过的白云，
虽 然 因 为 腰 椎 病 躺 在 床 上 ，无
法正常工作生活，但我的心“复
活”了。

我用书籍为自己营造了一
间 与 尘 嚣 隔 绝 的 小 屋 ，可 以 躲
进 去 ，独 自 面 对 一 个 丰 富 有 趣
的 世 界 ，把 烦 恼 和 焦 虑 忘 记 得
干干净净。无数哲人和智者在
书 中 描 绘 创 造 的 那 些 博 大 世
界，书中流露出的感情，闪烁着

的 思 想 ，像 墨 彩 一 样 浸 染 着 我
的 心 胸 ，像 子 弹 一 样 射 中 我 的
灵 魂 ，这 样 的 色 彩 和 弹 痕 留 在
心灵中，无论如何也不会消失，
他们已经和我的生命融合在一
起 ，没 有 任 何 力 量 可 以 驱 逐 它
们。

从 那 以 后 的 日 子 ，我 再 也
没 有 和 书 籍 分 开 过 ，我 的 身 体
慢 慢 康 复 ，直 到 我 能 正 常 生 活
工作。即使是我出差、旅行，都
会 提 前 在 背 包 里 放 上 一 本 书 。
后来，81 岁的老父亲要进行股
骨 头 置 换 手 术 。 我 和 母 亲 、姐
姐 在 手 术 室 外 焦 灼 地 等 待 着 ，
时 间 一 分 一 秒 过 去 ，我 心 里 的
恐 慌 也 在 一 点 点 加 剧 ，不 知 道
等 待 我 们 的 究 竟 是 什 么 ，年 老
体弱的父亲经得起手术的风险
吗？耳边一直回响着医生的忠
告 ，我 坐 在 医 院 走 廊 的 塑 料 座
椅 上 ，心 里 翻 来 覆 去 ，无 法 平
静，不由得打开手机，翻看正在
阅读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
利 斯 朵 夫》。 当 读 到 克 利 斯 朵
夫 的 朋 友 奥 里 维 的 死 ，我 再 也
无 法 抑 制 奔 涌 而 出 的 泪 水 ，他
们 曾 经 那 样 灵 魂 相 通 ，互 为 知
音 ，但 奥 里 维 却 由 于 意 外 离 他
而 去 。 朋 友 的 死 ，几 乎 要 了 克
利 斯 朵 夫 的 命 ，他 一 直 在 黑 暗
的 、带 着 护 窗 板 的 屋 子 里 躲 避
着，但人终究是要活下去的，几
度痛苦、沉沦、挣扎，他终于从
黑 暗 中 爬 出 来 ，虽 然 精 神 上 受
到重创，但身体慢慢康复，又可
以弹奏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音乐
了 …… 我 敬 佩 克 利 斯 朵 夫 ，他
是 一 个 孤 独 的 战 士 ，无 论 是 失

去 最 爱 他 的 祖 父 、最 懂 他 的 朋
友，还是和他灵魂相依的恋人，
他总能从自然界的抚慰中获取
力 量 ，进 而 从 巨 大 的 痛 苦 中 挣
脱出 来 。 那 痛 苦 便 化 茧 成 蝶 ，
成 为 他 生 命 的 力 量 ，化 作 了 他
的 音 乐 …… 我 正 沉 浸 在 遐 想
中，忽然手术室的门开了，主治
医生面带喜色，高声宣布：“手
术成功了！”父亲面色苍白，床
头 挂 着 输 液 瓶 ，被 护 士 缓 缓 推
了 出 来 。 我 们 三 个 都 站 起 来 ，
不 约 而 同 紧 紧 抱 在 一 起 ，喜 极
而泣，一切担忧、恐惧都化作了
泪 水 ，而 我 的 泪 水 还 为 另 一 个
人而流，那便是约翰·克利斯朵
夫。

读书有什么用？许多人都
问过我这个问题，我感觉，它不
能给你带来财富、职位、名誉这
些现实的东西，但它如一束光，
引领着你的心灵走出黑暗，又如
润物无声的细雨，悄悄滋润你干
涸的心田，让你感觉并不孤独，
让你明白，天地间并不是只有你
一个人在受 苦 ，还 有 那 么 多 坚
强的灵魂和你站立在一起。

我 想 ，今 后 我 的 生 活 内 容
还 会 有 很 多 变 化 ，然 而 有 一 件
事 情 是 不 会 改 变 的 ，那 就 是 读
书 。 我 已 拥 有 两 个 大 书 橱 ，有
好 几 百 本 书 ，我 常 常 站 在 书 橱
前 ，用 手 抚 摸 着 一 排 排 五 彩 斑
斓 的 书 脊 ，像 将 军 检 阅 自 己 的
士兵，这时，一种发自内心的幸
福感便油然而生，我想，我将终
生与书为伴。

（作者单位：辛集市公安交
警大队）

□ 张露

——五旬老警从事政务
新媒体工作七年有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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